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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府”是位于北京市中心商业区的一家餐馆，这里的北方菜和山东菜是最棒的。我

总是会带我的外国朋友们来这家中式餐馆享受这些家常菜，这里的风味与外国人住的大宾馆

中的餐厅是截然不同的。在“小王府”的庭院中，有砖砌的烤炉，木炭上烤着北京烤鸭，其

香味令人垂涎欲滴，再加上服务员热情的“您好，欢迎光临”，总是令用餐者倍感亲切。天

气暖和的时候，桌子就会沿过道一字排开，让用餐者享受惬意的露天美食。而在冬季，餐馆

内淡棕色的木饰，又会给人带来暖融融的舒适感，无论窗外是多么的寒气袭人。 

  

 在“小王府”的一处边廓上，你可以看到一件清朝油画的青铜复制品，描绘的是满族人

在牧场赛马的乡村景象。 

  

 原作的作者是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他是一位耶酥会画家，也是一名神父。乾隆初期

来到中国，供职于宫廷画室。这位神父最终成为清朝宫廷画室的主管，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

目标，就是要将中国传统的主题和风格与欧洲的绘画技法，如描影法、细节处理和透视法等，

有机地融合起来。他所作的皇帝狩猎图、宫廷中的马、狗、花木与昆虫等诸多迷人的画卷，

皆是中西合璧的传世之作。在清朝宫廷画室任职期间，神父在圆明园中同诸多宫廷画师共事，

并培育了一批满汉画师。他于 1766 年逝世，身葬于北京城墙外、车公庄近郊的耶酥会公墓

中。 

  

 伽斯底里奥内神父是一位意大利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的记忆已完全融入到北京的

“文化马赛克”中。他的中文名字叫“郎世宁”，这就是“小王府”中的那件青铜仿古品上

所署的名字。故宫中的艺术品目录中也以其中文名字记载其作品，因而，普通的观赏者并不

清楚他的外国出身。 

  

 当我第一次在小王府瞥见他的画作时，一见如故。我立刻停下脚步，慢慢品读。这吸引

了几位服务员凑身围观，也许他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位外国人对这幅明显没什么特别之处的

画作会如此感兴趣，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它面前来来往往，而从不驻足。 

  

 我转向那些服务员，指着画作的署名问他们，“郎世宁是这位画家的名字吗？” 

  

 “是啊，当然是，”这些服务员对此早有准备。 

  

 我故意又问了他们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这是一幅中国传统风格的绘画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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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国画。” 

  

 “那么这位郎世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 

  

 这些服务员顿感震惊，然后异口同声、不容置疑地喊道，“他是中国人！外国人怎么可

能画出这个！”我想，神父如果在天有灵，听到这一说法，应该会颇感欣喜。他的成功，是

以他的外国出身被完全遗忘，作为衡量标准的。 

  

 这个故事同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神父的作品在“小王府”的服务员思想中的转换，指出了目前中国流行知识文

化中一个反复涉及的主题。为了被中国文化所吸纳，外国的概念、想法甚至实体项目，都需

要经历一番转变，借以使其来源为人们所遗忘。 

  

 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例子。“西瓜”这一简单的

名字，就可以使人们记起这一多汁水果来自外国，它是汉代的班超自西域带回的一个重要物

种。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以西瓜来结束宴会，但是，当初西瓜被带回汉朝时，却在社会上引起

了一阵轰动。古代的道士大夫掀起了一场论战，争论这种水果对人体和精神是否有害。 

  

 当我们工作、学习、吃饭或会客时，我们都坐在椅子上。但是，没人记得椅子是一项外

国发明，最初被引入中国时被人们称为“蛮夷之床”。 

  

 如果我们能把清朝的祖先带到现在的生活中，他们无疑会对西装、领带成为常规的商业

服装表示惊骇。 

  

 甚至，西方的快餐店也在电视上打广告，来淡化其外国出身，表明他们的餐厅已成为中

国传统春节的一部分，或是成为恋人在某个火车站的离别之处。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指出，一旦人们忘记某件有用的或极好的外国物品是来自国外的，那

么接受和使用它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 

  

 我相信，无形之物的进程也是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国家少数民族”、

“人权”和“企业家精神”都是自 19 世纪被引入、提炼和吸收进中国思想的概念。这一进

程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从国外引入的概念都是对社会有用或有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

异国特质就将逐渐从集体记忆中消褪，除了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偶尔出现的行为怪异的外国律

师依然记得外。 

  

 这就使我自然地想到了本期《法律风险观察》的主题。我们不断地从报纸上读到，美国

和欧盟委员会的贸易代表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对知识产权予以充分的法律保护。然而，

在我看来，目前在中国，如果以中国历史作为衡量标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仍然处于引入

和吸收的早期阶段。 

  

 想想过去的历史，佛教徒撰写了大量的哲学文章，并将其归于更为知名的老师，以示尊

崇。这一“知识财产”并不属于“个人所有”。暂且不去考虑寡廉鲜耻的古董商以出售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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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代绘画大师的作品发家的情况，一幅画作的价值是以其艺术性所传达的精神来衡量的，

而非创造的真实性。这一分界反映出事实真相：中西方关于知识产权的分歧根植于文化。技

术则更加剧了这些不同想法之间的碰撞。现在，我们不再讨论哲学文本或水墨卷轴，而去看

看在不可回避的世界经济中价值连城的技术秘诀。 

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时会发现，很明显，许多人仍然未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一些网站上流行

着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外国公司以如此之高的价格许可使用其技术秘诀是合理的？”答案

在于，他们为创造该知识产权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因而应该对他们努力的成果享有相

应的权利。但是，这些在中国市场中，都仍然是新的和外国的概念，前面所提及的问题反映

出中国人在处理一个新概念时的不适，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与汉代的道士对西瓜的置疑没有

什么区别。 

  

 在与生俱来的智慧、人民的创造性和文化的作用下，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将会利用这些才

能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这些知识产权将在全球化的经济当中，产生极大的价值，

并带来巨大的需求。这样的知识产权将会被证明是有用并且为老百姓的福利所需要的，因而

将会被中国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度所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将能够为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与中国正在寻求的海外权利

保护同等的保护。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其包含在商业观念中，并被引入产权概念的知

识产权，将变成国内价值，并不断推进中国对此的适应与相关福利的产生。简而言之，这种

“野蛮”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将变得同筷子一样的中国化。 

  

 在天堂上，伽斯底里奥内神父将会对这些转变竖起大拇指。当然，当我们在“小王府”

品尝北京烤鸭、并为教父墙上的那幅佳作共同举杯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是挺有意思的。 

  

 我却在构想着这样一幅情景：这位优雅的教士把他的手杖重重地敲在地面上，不明白为

什么我们外国人和中国人不去探讨更有意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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